
商海里无奈的游泳者
——记莲湖区阳光家具厂厂长李光武

晚霞

座落 在西 安 小 寨 西路 的 万 国 家 具 城 ，是 出 售 现代 居
室家 具 的 摇 篮 。上 百 家 家 具 商 店 鳞 次 栉 比 ，五 光 十 色 ，
各式各样 的 居 室 木 器 家 具 ，琳 瑯 满 目 ，档 次 各 异 ，使 选
购者 眼 花缭乱 。这 里 ，有 一 家 阳 光 家 具 厂 开 设 的 “金 梦
家具 公 司”，门 庭 宽 敞雅 致 ，家 具 工 艺 精 美 ；坚 实 考 究
的质 量和 它 适 变 的 价格 ，日 益 吸 引 着 众 多 的 选 购 者 。在
一年之 间 ，竟然成为这里家具行业后来 居上的 竞争 者 。

然而 ，就是这 么 个 不 显眼 的 小 厂 ，却能 生 产 好 的 家
具，它 的 创业人 乃 是个 无 奈 的 投 入 商 海 几 经 沉 浮方识水
性的游泳 者 。

今年 四 十 七 岁 的 厂 长 李 光 武 ，人 高 马 大 ，身 体 魁
梧，乍 一 见面你会 以 为 此 人 定 是个 行 伍 商 家 大 老板 ，其
架势 又 象 个 转 业 军 人 。但 与 他 一 搭 上 腔 ，他 却 显 得 斯 文 腼
腆，又 不 善 于 辞 令 ，立 即 给 人 传 递 出 一 种 诚 挚 、务 实 的 印
象。

其实 ，李 光 武 投 入 商 海 到 今 天 当 起 了 阳 光 家 具 厂 的 厂
长，也 是 有一段不 寻常 的 生 活 经 历 的 。他是 经历 了 人 生路 上
的曲 折和苦涩 ，才算探索 出 自 身 的价值和做人 的道理来 。

李光 武这个 郊 区 农 民 的 儿 子 ，自 幼 酷 爱 读 书 ，老 实 巴 焦
的父 亲 搜 肠 刮 肚 也 要 供 儿 子 上 学 。可 是 ，当 他 在 初 中 毕 业
时，正 赶 上 那 狂 热 的 “文 革”年 代 ，在 一 片 大 串 连 、大 批
判、大 喊 读 书 越 多 越反动 的 喧 嚣 声 中 ，犹如 一股 狂 潮 似地将
他也 裹 进 赴 京 “革 命 大 串 连”的 行 列 里 。那 时他所看 到 的 是
被狂 热 横 扫 和 颠 倒 了 的 现 实 ，脑 海 里 霎 时 间 懵 成 了 一 盆 浆
糊。他 觉 得 自 己 原 来 的 向 往和憧憬 ，倏忽 间 变 得 暗 淡 莫 测 ，
深感 这 年 华 已 成 了 “葬 花 词”里 的 哀 叹 ：　“何 处 觅 荒 丘 ”
了！那 时 节 ，他整个 身 心都 不 由 自 主地随 着 一 种 “图 腾”式
的光 圈 在踟 蹰挪步 ；而眼 前 又 有 不敢逾越雷 池 一 步 的 蹉跎 岁
月……因 而他再未 能 复 学 ，就步 入 了 以 成份论 优 劣 的 工 作需
要，被 分 配 到送 变 电 工 程 局 当 一 名 工 人 。在 那 里 整整 四 个 年
头，他 干 着 终 日 野 外 埋杆子 ，架 线 路 的 艰 苦 工 作 。就这 ，还
有人说他是个 幸运 儿 ！

须知 ，人 的 志 向 总 在折 磨 着 人 的 思 维 活动 ，李 光 武却 老
想的 是人 要能 自 主 地掌握住 自 己 的 命 运 ，他 终 于托故 回 到 农
村，怀 着 满腹 惆 怅 与 苦 涩 ，埋 藏掉 不 切实 的 理 想 ，去 终 日 背
着日 头 种 地劳 动 ，继 而娶 妻 生子 ，跟 着 生 产 队作 息 ，凭挣 工
分清 白 度 日 。可 是 ，困 境使 得他顾 此 难 免 失彼 ，他喂羊挤 奶
喂孩 子 ，割 草 磨 粉 养 家 禽 ，啥 苦 得 干 啥 ，但 他 宁 肯 苦 守 困
境，也愿与外界的 革命声浪隔绝……

红日 终 究 会 廓 清 阴 霾 的 天
空，1979年 拨 乱 反 正 之 后 ，历
史又 迈 着 刚 健 的 脚 步 使 整 个 大
地复 苏 。身 心 在 自 我 封 闭 已 久
后的 李 光 武 ，也 从 这 巨 变 的 历
史潮 流 中 惊 觉 起 来 。他 开 始 从
以往 看 不 惯 的 事 物 中 转 过 头
来，但 却 又 引 发 出 心 头 的 一 种
懊丧 与 失 落 ，眼 看 着 那 些 老 三
届的 同 龄 人 相 继 走 上 了 新 的 生
活，升 学 的 升 学 ，进 城 工 作 的

工作 ，而 自 己 竟 成 了 一 名 逃避 社会 变 革 掉 队 的懦 夫 ？苦 恼 啊
苦恼 ！

为了 排 遣这难 以 名 状 的 失 落 感 ，他 只 有钻 到 屋子 里 无 目
的地读 书 ，文 学 、哲 学 、易 经 、小 说……想 到什么 就买来 读
它。不 久 ，由 此 又 使 他 萌 发 了 一 种遐 想：“我何 不也 学着 搞
写作 呢？人 家 高 尔 基 、高 玉 宝 不 都是 这样 走 出 来 地么！”李
光武想 到这里 ，就决心不妨从这条路上去试试看 。

说来 也 巧，1984年 初 ，西安 市作 家 协 会 为 了 要 培 养 一批
业余 作 者 ，面 向 社 会 开 办 起 “业 余创 作 文 学 院”，李 光 武 闻
知后 便欣 然 报 名 进 院学 习 。他 潜 心 听课 ，耐心地啄 磨 着 写作
构思 ，到 晚 上 就 在 家 “爬 格 子”。转 眼 间 ，学 习 半 年 结 业
了，领 到 了 结 业 证 书 。这时 ，他鼓起 勇 气拿 上 写成 的 中 篇 小
说，迈 进 文 学 院负责人 刘 老师 的 家 门 ，虔 诚地请 刘 老师审 阅
指教 ，刘 老师热情地应 允 打 消 了 他 内 心 的 忐忑 不 安 。过 了 不
久，刘 老师 约 他 到 家 里谈 谈 ，他 满 怀 喜 悦准 备聆 听意 见 并 对
自己 的 作 品作 了 几 种估 计 。但是他 万 万 没 有 想 到 刘 老师 的 那
种估 计 ，就 是 看 完 他 的 作 品 后 非 常 坦 然 地 向 他 泼 了 一 桶 冷
水！刘老师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看了你写的作品，我只能 说
你是个 爱 好 者 ，它 距 离搞 文学 创 作这 条 路还远着 呢 ！根本还
谈不 上 “上路”！世事 这 么 大 ，哪 里 的 黄 土 不 养 人 呐 ，你何
苦要 选 择 走这 条 路 去 浪 费 自 己 的 宝贵 年 华 呢？”这 一 下 ，弄
得李光 武脸颊发热 ，木 讷 无词了 ！

刘老师这 一 桶 “凉 水”确 实 够 劲 ，把 个 李 光 武一 家 伙 给
浇闷 了 ，然 而也 是一 下子 将他 浇 醒 了 。他 反 复 咀嚼着 这 率 直
又真 诚 的 话语 ，也 反 复 地掂 量着 自 己 ，确确 实实 离这 条 路还
很遥远 。他 在 寻 思 ：是 啊 ，人 贵 在有 自 知 之 明 ，人 活 世 上 总
得量 力 做 些事情 ，至于做什 么 事还 不 都 是 为 了 生存？他 想 起
哲学 家 黑 格尔 的 名 言：“能 存 在 的 就 是 合理 的”。至 此 ，李
光武不再犹豫 ，他决心另 辟蹊径 。

他在 人 生 途 中 顿 感 寂 寞 时 ，最能 理解 他 的 人 莫过于他 的
妹妹和 妹 夫；他 的 妹子 是位 非 常 精 明 泼辣 的 女 人 ，早早就和
丈夫投 身 商海 ；在西 门 外开 设 了 一家化工 经销店 。此 刻 ，妹妹
对他说：“哥 呀 ！咱 不 能 老 吊 死在一棵树 上 ，卖 啥 就得吆 喝 啥 ，
咱要面对现实 ，心比天 高不顶啥 ，你就和我们一块做生意吧！”
往常 ，一说是劝他经商 ，他总 是嗤之 以鼻 ，他对 自 己 始终拒绝 着
“十 商 九 奸 ”的 职业 形 象 。宁 愿恪 守着 一幅空 虚 的 清 高 ，也 不 想
与商为伍 。但这一次 ，妹子 的 劝慰李 光武却默然接受 了 ，尽管还
有一丝无奈的 心潮浮上心头 ，他只有这种选择 。

李光 武这次 的 选择遇 上了 好年代 ！
改革 开 放 的 春 风 ，吹 绿 了 祖 国 上 下 ，那 些 曾 经束缚 着 人们

手脚 的 观念 一 旦 突 破 ，就会 变成物 质 力 量 ，新 的 思 维 恰 似 茁壮
的嫩芽 ，随 着 富 民政 策 的 春 风 竞 相 冒 出 土 层 ，千 姿 百 态 地展 现
出自 身 的 变 革 优 势 。李 光 武跟 着 妹 妹搞 起 个 体 经 商之 后 ，但发
现自 己 的 思想 感 情也 在不断变化着 ，似乎觉得社会 风貌一夜之
间就 飞 跃 了 一截子 。市场 的 兴旺使 他茅 塞 顿 开 ，他正 在 品 尝 在
商海 同 样可 以 掌 握个 人 命 运 的 滋 味 ，他 不再 羡 慕 别 人 的 “大 锅
饭”和 “铁饭碗”，凭藉着 自 己 辛劳汗 水就能很 快地有 了 积 累 ，他
不再 困 惑 彷 徨 了 。过 了 一阵 子 ，他又 逐 渐地 察 觉 到 人们在 社会
生活方 式上 不 断 要 求新 的 物质满 足 和追 求 ，服 饰 要讲 究 ，居室
讲装 修 ；物 质 求 充 实 ，精 神 生 活 要 能 够 得 到 美 的 享 受……所 有
这些 变 革 中 的 生 活现 象 ，在他 的 脑子 里 立 即 迭 印 出 商 海 信 息 ，
那就是速快转 向搞居室家具经营 ，准能在市场上获胜 。

李光 武把 这 想 法 和 妹子 商 议 ，妹妹 一核 计 觉得可 以 干 ，光
武又 征 求妹 夫 意 见 ，妹 夫 说 ：“我全 听从 你妹 子 的 指拨 ，她愿 意
了你就 干 吧。”于 是 ，他们 要 趁热打铁 ，立 即 筹 措 。找 地 点 、备 材
料、雇 匠 人 、换执 照 ，把 化 工 经 销 店 的 全 部 资 金 投 向 开 办 家 具
厂。同 村 有 个好友 名 叫 张 新 民 ，人 称 百事通 ，光 武动 员 他 人 伙 ，
聘他为 设计 师 ，他和妹妹 自 任正 副 厂 长 。他们 紧 锣 密 鼓地就在
92年 初 秋使 位于郊 区 双 水 磨 村 的 “西安 工 艺 家具 厂 ”面 向 社会
开张 了 。

人常 说 ：“起 得早 不 如 干 得 巧”，商 海 的 胜 负 也 不 以 个 人 的
主观意 志 为转移 ，李 光 武所 设想 的 效 益 与 成果是否统一 ，这一
点还 缺 少 思 想准 备 。他们按 照 自 己 的 审 美 角 度 和 眼 光 ，在摸索
居室 家 具 的 “新 ”设 计 ，是在将 六 、七十 年 代 流 行 的 组 合 家 具 传
统模式 的 基础 上 加 以 改造 ，满 以 为 是 更 新换 代 的 新 产 品 了 ，虽
然制 作 过 程 中 出 了 不少废 品 ，但仍 坚持 去做 ，总 算把新 产 品作
出来 了 。然 后就组 织 工 人蹬 上 三轮 车拉 到 市 场 上 出 售 ，他们倍
感欣慰地企盼着新产品在市场上一炮打响 ！可是 ，偏 偏事与愿
违，这 些拉 上 市场 的 家 具 对顾客毫 无吸 引 力 。顾客普 遍 认 为 造
型样式一般 ，漆 活光 泽不漂亮 ，就象 人 穿 上 一 身 中 山 装 、却 戴着
一顶 情 士帽 那 么 别 扭 。何况成本 高 、价格 贵 、质 量 也 不赢 人 。其
结果 ，生 产 出 那么 多 家具 ，路途遥远地拉去又拉 回 ，很少有人 问
津。

出现 这 样 的 局 面 真 叫 人 着 急 ，李 光 武 只 得 暂停 生 产 ，整 天
价四 处奔 走推销 ，但仍 无 济于事 。接连 几 个 月 就这么摆着 ，全 厂
人坐吃 山 空 ；几乎每 月 要贴赔一万块钱 。妹妹 吊 脸埋怨 ，工 人长

吁短叹 ，李光 武熬煎得 团 团转 ！
突如 其 来 的 挫折 ，弄 得 李 光 武 多 少 天 来 坐 卧 不 宁 ，

思想 上 七上八 下地反 复 斗争着 。收摊认赔吧 ，不甘心 ；继
续搞下去 ，出 路又何在？他和好友张新 民 苦苦 思索着 倒
底咋 办 ！就说 不 干 这个 厂 了 那 又 该 干 啥 去 ！还 不得从
零开 始？想 来 想 去 最 后 还 得 横 下 一 条 心 ，他 们 拍 腔 子
说：“人不能让尿 憋死”，总得想法子扭转失败 。

“ 要 想 改 变 困 境 ，就得 从 天时 、地 利 、人 和 三方 面 去
找出 路”，李 光 武这样 寻 思 。所谓 天 时 ，就 是要让家 具产
品服 从 人 们 的 需 要 ，地 利 则 是 指 对 市 场 竞 争 要 领 的 掌
握；而人 和尤 为 重 要 ，人际关 系 可谓是 第二生产 力 。李 光
武从失 败 中 得 出 了 正 确 的 认识 ，找 出 了 原 因 ，就再度振

作起 来 为 改 变 局 面 而奔 忙 。他 先 把 工 厂 迁 到 近 处 ，在 土 门
租下 场 地 ，再从 万 国 家 具城租 一 处 门 面 作 为 经 销窗 口 ，门
市部 要 重视顾客选购家具 的 审美 环境 ，一定 要装 修得高雅
又富 有 民族气派 。但 更 为 重要 的 是如 何设计 调整好家具产
品，既 要 有 时 代特 色 又 要 造 型 新颖 美 观 ，既 要 讲求 质 量 又
要价格 合 适 。要 以 生 产 中 档 家 具 为 主 ，采 取 薄 利 多 销 的 经
营方式 。于 是 ，李 光 武和 张新 民 走 出 去 ，到 工 贸 大 楼去参观
学习 外面家具 的 精 巧工 艺设计 ，参考人家 的 长处 而改进 自
己的 家 具 。然 后 又 到 油 漆 学校请 老师具体指教喷漆 及 光 泽
变的操作技术……就这样潜 下心去钻研 ，一连 多 少个 日 日
夜夜 ，他 们 把 全 部 身 心浸 泡 在 非打翻 身 仗 的 兑 现 上 。眼 睛
熬红 了 ，人也 消 瘦了 ，可是这锐气一点没减 ！
没过 多 久 ，一 批 精 致而 高 雅 ，新颖而 实 惠 的 居 室 家 具 终 于

在万 国 家 具城站 住 了 脚 ，得 到顾 客 的 赏 识 。真 是 功 夫 不 负 有 心
人呐 ，李 光 武走 出 了 困 境 ，他获得了 商场上 的 竞争 力。

与此 同 时 ，他改善 了 经营 态度 ，他们厂 生产 的 居室 家 具 ，保
送保 用 ，如 过 后 感 到 不满意 时 ，随 时 可 以 调 换 ；甚 至 可 以 退掉 。
当顾客 另 行要 求 家具样式时 ，他可 以 为顾客 专 门 定 做 ，还 可 以
到顾客家 里 共 同 商量适合于具体房 间 的 家 具 布 局 和 色 彩 。若 是
顾客想使 旧 有 的 家 具 重新喷添翻新 ，他们也 乐 意 照办 。果然 ，李
光武这些 竞 争 的 招数真灵 ，就在 去 年 ，门 市部 出 现 了 顾客盈 门 ，
供不应 求 的 可喜局面 。

显然 ，这个家具小 厂 的 艰难创业 是迎着改 革和市场经 济的
阳光 起 死 回 生 的 ，李 光 武一 高 兴又 决 定把厂 名 改 为 “阳 光 家 具
厂”，另 外又 盖起 两 间 象 样 的 办 公 室 。他 觉 得这个厂 的 兴 旺 ，犹
如给他的 思维又生 出 一双翅膀……

当笔 者 问 起 李 光 武搞 这 个 家 具 厂 的 体 会 与 感 受 时 ，他说 ：
“ 我是在无 奈 中 游 向 商 海 的 ，现在我深深 懂得 ，任何经 商下海 的
人，正 确 认 识 自 己 才 能 真 诚 地 对 待 顾 客 ，对 待 社 会 的 需 要 ，否
则，生 意就得关 门 ，光 想 图 利 不想 利 人 是 绝 对 不 行 的 。另 外 ，顾
客又 有 各 种 各样 的 心理需 求 ，你必 须 尊 重 它 。人 家 掏 了 上 千 元
是想买到称心的 家 具 ，当 然 要苛 求挑剔 你得全心全 意 的 为顾客
着想 ，这就 是 商 海 竞 争 中 和 谐 的 人 际 关 系 ，也 是 经 营 者 的 良 好
标准”。

李光武是这样想的 ，也确实 是这样做 的 。
今年 ，阳 光 家 具 厂 里 又 多 了 几 位 同 伴 ，其 中 也有 曾 经开办

家具厂 亏损 倒 闭 了 的 X老板 ，如今乐意加 盟在 阳 光家 具厂 当 工
人。李 光武常 对工 人们说 ：“我和你们都是一块 儿做家 具服 务于
社会 的 ，你们和我都有 共 同 的 人格 和权 利 ，从某种 意 义 上 说 ，你
们也是我的 主人 。人嘛 ，三十 年 河东转河西 ，只 不过受变 化了 的
环境条 件所 制 约 所致 ；你们 倘 若 掌握 了 机遇 和 条 件 ，也 同 样可
成为厂长或老板。”所 以 工 人们都说他是个实实在在 的 人。

不过也 曾 听 人说 ，李 光 武私下 里对他妹妹 说：“咱 这个厂如
今资 金 已 有 七 、
八十 万 了 ，盈 利
还不 断 地 在 积
累。人 活 着 总 要
为点啥 ！我要钱
做什么？我心 里
对商 海 还 是 无
奈地 游 泳 着 ，不
一定 能 干 下 去 。
我仍 ‘贼 ’心 不
死，总 是 想 着 能
写出 一 部 自 己
的书 留 给 后 人 ，
那才 是 我 真 正
应得 的 财 富
呢！”

据说 ，他 妹
妹听 罢 惊 愕 不
已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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